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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艺术 

李亚平 

 

  自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

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

在印度支那，当地人民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开展。为此，美、法帝国主义焦头烂额。1954 年 2

月 28 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 4 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 4 月在

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与朝鲜和印度支那关系密切的大

国，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准备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唱戏” 

 

  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自 2 月底到 3 月，向来不打无准

备之仗的周恩来挤出相当多的时间，开始了系统而认真的准备，他指导有关人员研究朝鲜和

印度支那问题，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3 月 2 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郑重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

意见》，指出“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 4 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

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

进了一步”。 

 

  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

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 3 国之间在朝鲜

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

多。”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

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他还充

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 

 

  4 月 20 日清晨，周恩来率领 200 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分乘 3 架

苏联伊尔—14 飞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行。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

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首次到国际舞台

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做了仔细的叮嘱：尽管我

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

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

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

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

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

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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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外交家”走上外交前沿 

 4 月 24 日下午 3 时，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这时，停机坪顿时热闹起来，各国记

者蜂拥而至，其中数美国记者最多。他们几乎从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打过交道，甚至不知

道这些来自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们是什么样子。尤其是首席代表周恩来，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

传奇式的人物。于是，西方记者忙不迭地问：“谁是周恩来？” 

 

  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大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

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 

 

  周恩来的身后是一支整齐的阵容，紧随其后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

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

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

如、雷英夫……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 

 

  周恩来带着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和迎面走来的瑞士官员握手。 

 

  周恩来的出现使记者方阵骚动了，首先是美国的摄影记者纷纷叫道：“周先生，走近点，

朝我这里看！”周恩来有礼貌地抬起头，迎面走向记者。摄影镁光灯顿时闪成一片。这时，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新闻事务发言人龚澎向在场记者散发周恩来的机场书面声明。周

恩来的声明简短而明确：“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

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

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

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带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

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另一份独特的有关周恩来的介绍材

料，这是一份仅 1800 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写道：“周恩来（生于 1898 年），

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

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

部长李克农。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

意在通过宣传周恩来而宣传新中国，并首次使用了“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 

 

  第二天，在关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语句：“一

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

手提箱也都相似……” 

 

  云集日内瓦的西方各国记者以奇特而复杂的心态关注着周恩来，他们想看看在国际事务

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如何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忙碌之星”使外交成为艺术 

 4 月 26 日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即有“小联合国大厦”之称的万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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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会议厅拉开了序幕。 

 

  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 5 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

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发

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会议一开始，推举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

大臣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大会第一天的轮值主席旺亲王用流利的英语作了

简短发言，他说：“我的祖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这次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解决包括朝鲜问题

在内的亚洲问题，这次会议对亚洲来说极为重要。事实上，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日内瓦

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将讨论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统一、独立的朝鲜问题，这将是缓和国际

紧张局势以及恢复亚洲其他地区和平的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旺亲王宣布了已获与会国认可的会议程序。首次会议是程序性的，半个小时就结

束了。 

 

  与会代表站起来，纷纷退出会场。就在这时，艾登走到了莫洛托夫的面前，请莫洛托夫

把自己介绍给周恩来。莫洛托夫为此感到高兴，上前引导。周恩来很有礼貌地与艾登握手…… 

 

  4 月 27 日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担任

会议主席。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3 点方案：一、举行朝

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 6 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

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

美国和韩国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韩国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

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

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周恩来在会场上一言不发地听着，偶尔也侧身与张闻天、王稼祥

和李克农说些什么。 

 

  会议开到下午 6 时多结束，各国代表默默地离开会场。头一天的会场气氛凝重而紧张，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一目了然，在这种对抗气氛中，怎样争取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果呢？ 

 

  4 月 28 日下午，会议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发言，艾登担任会议轮值主席。 

 

  美国代表、国务卿杜勒斯作了长篇发言。他没有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在

回顾朝鲜问题的由来时对东方阵营进行了攻击。杜勒斯要求，将朝鲜问题放到联合国框架内

解决，由联合国监督朝鲜大选，他以韩国已经举行过这样的选举为由，要求联合国接纳韩国

为成员国。 

 

  杜勒斯发言后，周恩来开始发言，这是新中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首次面对面交锋。会议

之前，周恩来已在这份发言稿上推敲许久，字斟句酌。现在，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全世界

人民期待着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会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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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说：“五大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

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

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发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张完全违

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同意”。 

 

  周恩来说：“现在，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

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在进行。

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

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 

 

  周恩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撤军是关键。“从朝鲜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

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理由再留在

朝鲜”。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

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 3 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

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

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在发言结束时，周恩来呼吁：“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

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 

 

  当天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之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龚澎向到

会记者介绍了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当晚，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报告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忙碌之星”非周恩来莫属。除了开会，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看材料、

听汇报、了解研究世界的最新动态，考虑和处理会上出现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

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

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这次会议，共有 700 多个文字记者和 600 多个摄影记者及广播、电视记者前来采访。他

们分别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提出了 5 项原则指示：来者不拒，

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

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

友。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代表团新闻办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说，台湾

中央新闻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提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请求已被拒绝，并向周恩来建议，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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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会议所设的“记者之家”进行交涉，追缴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熊向晖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

搞“两个中国”。周恩来不以为然，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

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周恩来特意关照，在

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人向他做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我们的新

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触要掌握好分寸，

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有了周恩来的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内瓦的活动自然轻松了许多，也大着胆子和中国代

表团成员接触。 

 

  新闻办的成员特别关注西方记者的报道和言谈。当周恩来得知有一位美国记者说，在日

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的“悲哀和愁苦”时，立即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

会。 

 

  从纪录片《1952 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 1949 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名瑞士记者在报道

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

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

《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提出：“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 3 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

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

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凭借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

进展。 

 

  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论辩逻辑，使对方

无可回辩。他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

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

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

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

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

朝鲜问题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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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至 6 月 15 日，历时 5l 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

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入比较被

动、尴尬的处境。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

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

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

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说：“苏联人将

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以退为进让会议峰回路转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

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即保大政府）、老

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 9 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

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 

 

  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

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

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

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

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 

 

  6 月 16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周恩来前往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 1 个小时。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艾登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

不满意的，因为没有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嘛。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有困难，可以商量嘛！但是连

限制性会议都不愿意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这是他们的预

定计划。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的

努力。我们希望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

我想艾登先生是具有和解精神的，我们希望情况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周恩来告诉艾登，

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

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这就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让步。对周恩来的让步，艾登一听就明白了，

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

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正式会谈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

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

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

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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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 6 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

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

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

碌和奔波。7 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

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 3 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

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

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 月 21 日凌晨 3 时 30 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

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

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由于时差原因，日内瓦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 7 月 22 日了，毛泽东当即向胡志明发出

贺电说：“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世界各国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欢迎日内瓦协定。 

 

  7 月 23 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和蒙

古后，于 8 月 1 日返抵北京。当周恩来结束历时 3 个月的国际会议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

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